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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一九八一年春，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

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奖励每年

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其后二十多年

中，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影响甚巨。

    迄今，茅盾文学奖已历五届，二十二部长篇小说获奖(另有

两部作品获荣誉奖)。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茅盾文学奖

获奖书系”，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其后

不断有作者、读者及有关人士表示，希望看到整体推出的茅盾

文学奖全部获奖作品;认为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

的成果，是必要而有益的。在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

的大力支持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终于问世。

    此次编辑出版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对所有作品

进行了文字校勘_;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此次将

整部作品收入。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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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沉的大雾，似乎永远也不会消散地弥漫着，笼罩在石湖上

空。迷迷蒙蒙，混混沌沌，任什么都看不出来，若不是IfIf呀呀的

桨声，船头逆浪的水声，和远处湖村稀疏的、不甚响亮的鞭炮声，真

会以为是一个死去的世界。那劈脸而来的浓雾，有时凝聚成团，有

时飘洒如雨，有时稠得使人感到窒息难受，有时丝丝缕缕地游动

着，似乎松散开了，眼前留出一点可以回旋的空际。但是，未容喘

息工夫，顷刻间，更浓更密的雾团又将人紧紧裹住。

    这石湖上冬末的晨雾，愈接近天亮时分，也愈浓烈，仿佛什么

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东西，定要死乞白赖地缠住不松不放。这使得

那位扶着船舱篷顶站立眺望的游击队女指导员，满脸恼怒，焦躁不

安。她简直恨透了这密密麻麻不消不散的浓雾，那对明亮的眸子，

无论怎样努力，也看不出三步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她现在

J限不能插翅飞上湖心的沙洲，因为情况突然间变得这样紧急，时间

对她来讲，不但意味着亲人的生命，同时还枚关着整个游击支队的

命运。然而，老天偏偏作对，在这大年初一的早晨，下起了没完没

了的大雾，挡住了视线，辨别不清方向。而且芦苇丛中密如蛛网的

河道，完全有可能搅昏了头，以致迷了路。

    “老晚哥，路没错吧?”



    “不能!”那个俯着身子吭咏吭味划船的人回答着。他膘了一

眼她腰间挎着的匣枪，不由得心中一冷。那枪上的红缨，虽然已经

陈旧，颜色不那样鲜艳了，但是却在提醒他，对待这样一个简直可

以说是“杀星”的女人，还是以小心谨慎侍候为宜。所以压住他那

爱唠叨的舌头，只拣最简单的字眼答复她的问题。

    “那你加把劲，快点划!”

    “打我出娘胎，也不曾这样卖过力气。”

    “你早就该这样踏踏实实地做人啦!四姐，她够可怜的。你，

一个当哥的，指着妹妹养活过日子，不成材啊!”

    老晚沉重地叹了口气。

    突然间，那对漆黑闪亮的瞳人逼视着这个划船的人，尽管是雾

天，朦朦胧胧，但那刺人的光芒，似乎穿透老晚的心:“是他划走了

我的舶板，你实说!”

    “嗯!”老晚艰难地点点头，显然，他不敢对她撒谎。

    “他没告诉你去哪?”那声调听来十分严厉，只吓得这个划船人

一连气地说了几个“没有”，矢口否认地晃着脑袋。

    “他自然不会说给你听的。”这一点，她完全相信，如果他真的

说出了他的去向，倒是值得认真考虑，没准可能是引人歧途的迷魂

阵呢!她又凝视着密如屏障挡在眼前的雾，不由得思索那个被她

斗败了的对手，趁着她暂时离开的工夫，竟驾着舶板先走一步，会

到什么地方去呢?又有可能搞些什么名堂呢?如同这看不透的浓

雾一样，难以揣摸得出他的意图。当然有可能投靠敌人，叛变支

队，至少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受伤的游击队长在沙洲上的什么地

方躲藏着。那是很有价值的情报，敌人正撒出许多武装特务在遍

地寻找呢!立刻，她仿佛在雾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那个背叛了

革命的家伙，带领着保安团朝沙洲密林的腹地行进，企图一下子捉

个活的，好去领功请赏⋯⋯想到这里，她不觉出了一身冷汗，赶紧

催着老晚:“快点，再快点!”无论如何要抢在他的前头。她明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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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游击队长落到敌人手里，决无生还之理，而且那也表明，石湖支

队这一下可就真的垮了。所以，她不得不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那

珍藏的五块银元，放在老晚脸前的船舱板上，几乎是央告地对他

说:“你不会白给革命尽力的，求求你，老晚哥，帮帮我们游击队的

忙吧!”

    老晚起小就在石湖上载客运货，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这

么丰厚的脚钱，真是大年初一，发了个利市。虽然嘴上说“用不

着”，但那闪亮的银元，给他增添了力气，小篷船像脱弦的箭那样，

唆哩地在苇丛里的河道上穿行着。

    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的那个春节，就这样在石湖的浓

雾中，开始了它的一天。哦!多么阴冷的日子啊!在那兵荒马乱

的岁月里，年节也过得冷冰冰的，甚至连稀疏的鞭炮声，也是暗哑

的，有气无力的。好了，总算快到目的地了，虽然沙洲还在浓雾的

隐蔽底下，看不真切，但惆惆啾啾的鸟鸣，却透过这密密的屏障，传

进她的耳朵里，这使她放下了一颗心。尽管那是怕冷的鸟躲在窝

里凄凄惶惶的叫声，但也表明了沙洲上是平静的，不曾发生过什么

意外。有谁能比游击队更熟悉这片人迹罕至的沙洲呢?只要稍有

一点动静，那些鸟雀就会惊起，仓皇不安地飞着，半天也不肯平息

下来的。现在，沙洲上静悄悄的，静得连小鱼唆水的声音都清晰可

闻，她的心安了。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出现了一丝倦意。的确，

她太累了。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面，紧张的接触，频繁的遭遇，

血淋淋的白刃战，生与死的决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得不到。她回

想起来，离开沙洲的这两天两夜，如同噩梦一场地度过去了。一路

上提心吊胆惟恐发生不幸的预感，当她跳下了船，站稳在沙洲土地

上的时候，也完全消逝了。想到马上就会见面的，她那负了重伤的

丈夫，想到终于搞到手的特效药，想到有足够的时间来得及转移，

两天来，第一次脸上出现了笑容。

    她向老晚告别，并且说:“这兴许是你一辈子头回赶了个早，真



不容易，谢谢你!”说罢，踩着湖岸边细细的白沙走了。但是，没走

两步，站住了，回过头来，痛惜地望了一眼舱板上白花花的银洋，实

在舍不得啊!揣在身上多少年的心爱之物呀!然而再宝贵的东

西，也得让位于对丈夫深沉的爱情。只要他游击队长活着，她一个

做妻子的，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

    老晚知道这个杀伐果断的女人，是说话算数的，决不会给了钱

又讨回去的。然而她扭回头来时的那股神色，使他懂得这五块银

元的分量，于是他一块一块地捡了起来，放在手里，望着那个游击

队的女指导员走进雾中。就在她身影快要被浓雾吞没的时候，他

听到一条粗浊的嗓子在吼:“什么人，站住!”

    老晚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扒开芦苇看去，只见一个斜挎着

勃郎宁手枪的武装特务，三步并做两步地追赶着那位女指导员。

糟了，老晚由不得替她捏把汗。但是，影影绰绰地，看见她猛地站

住，车转身，手起枪响，那个正奔跑追赶的特务，好像被人绊了一跤

似的，脸朝下仆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死得没有再那样干脆的了。

这一切，全在一眨眼工夫里发生的。老晚瞪大了眼，痴痴呆呆地望

着，张口结舌，像傻了一样。然而，他刚刚清醒过来，只见芦苇丛

中，蹿过来一个黑影，像一头伺机偷袭的野兽，连半点犹豫都没有，

那分残忍，那分狠毒，直扑到她身后距离只有几步的近处，才朝她

致命的后胸开了枪。

    她踉跄了两步，站稳了，还回过头来，瞪着那熠熠发亮的眸

子— 那是老晚终生也忘不掉的— 看了这个开黑枪的一眼，然

后才倒在了湖岸洁白洁白的沙滩上。

    当这个开黑枪的家伙，掉转身子，偏过脸来，老晚差点吓晕了

过去。哦，可怕啊!是他，没有错，看得清清楚楚，是他。老晚像挨

了沉重的一棒，失神地倒了下来。

    五块银元跌在了舱板上，这亮晶晶的银元，是一个女人的生命

象征啊!她像一颗闪烁着强光的彗星，在那残冬的最冷的日子里



A逝了。

    沉沉的迷雾啊，越来越浓重了，大概永远也不会消散地弥漫

着、笼罩着。

    湖面上的迷雾终于开始在消散了。

    三十年过去了，眼前的氛围变得明朗一些，较之早些时候，情

况要好得多了。

    黎明前，这位当年负伤的游击队长，划着舶板，来到湖心岛上，

满天浓雾，使得咫尺之外，仿佛壁立着视线穿不透的屏障，连在船

硝划桨的小助手都瞧不清楚。好像在这天地间，只存在着他老哥

一个似的，除了欺乃寂寞的桨声，实在让他感到压抑和困惑。这使

他想起刚刚走过来的十年，大概人类在登上另一星球探险时，很可

能会产生这种被摈弃的感情吧?

    他后悔起这么早，冒着茫茫大雾，钻进冷森森的石湖里来。本

来，他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才带回一副钓竿，鬼才相信千里迢

迢地奔回故乡，是为了钓鱼玩。无论说给谁听，谁都会哑然失笑

的。然而，现在看来，这鱼是非钓不可，所以他不顾主人的劝阻，不

顾自己长途旅行没有歇过乏来的困顿，鸡叫头遍，就把老林嫂全家

都惊动了。这样一来，劳师动众，合宅老小都在为他这位贵客嘉宾

下湖钓鱼忙碌着、张罗着，以至惊动了那小小的渔村。目的倒是达

到了，但也未免太早了点，甚至此时此刻天色还算不得大明。

    现在，这位上了年纪，但并不显老的领导干部— 呵!这种人

的派头，一眼就让人瞧出来的。在岛子的回湾处，物色到一块可以

安身立脚之地，便舒展开腰板和胳膊，来了一套八段锦。哦，看上

去，这还是一个挺直结实的汉子，甚至都能感到他的关节咯吧咯吧

响，充满了力量。他不慌不忙地坐在岸边的树墩上，心想:该不会

再有什么干扰了吧?说不定倒是他来干扰别人安静的时刻了!譬

如这回终于成功的故乡之行。他想着想着笑了。于是，摸出了雪



茄，先消消停停地享受一番口福再说。然而，真是败兴，火柴在上

岛蹬水时弄湿了，没有办法，只好把烟叼在嘴上，权当一种精神上

的满足。

    可笑啊!他想:休看我们都是隧人氏的后代，但如今谁能掌握

钻木取火的本领呢?也许物质文明使人逐步变得软弱，过去的十

年，有多少骨头缺乏钙质的人，甚至好像醋泡过似的，禁不住半点

风风雨雨。看那个躺在舶板里仰脸大睡的渔家孩子，使他多么羡

慕啊!倘若他如法炮制一下，保险会着凉感冒，波及那颗已经粥样

动脉硬化的心脏，至少要被医生，尤其是他的老伴，强迫住上几个

礼拜的医院。而且他从来不曾睡得如此香甜，服用鲁米那也不灵，

真叫他嫉妒。所以这位远方来客，天不亮就被石湖波涛吵醒了。

    但是，湖里的水族们兀自还在沉睡，至今尚无半点动静。既然

如此，好吧!他便俯下身去，捧水拭了把脸。温馨的湖水，使他感

到舒适惬意，长途跋涉的辛苦，基本上也就无所谓了。本来，他可

以坐飞机直达省会，然后，再由熟人搞辆小车送他回到石湖，那是

再正常不过的途径。他偏不，因为他这次回乡，有他自己的目的，

要寻找一把能够打开三十年来旧锁的钥匙，所以他不愿意落人官

方或半官方的包围之中。坐硬板车，挤三等舱，一路颠簸，浑身骨

头差点没散了架，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石湖。

    雾稀薄得已无碍于视线了，整个家乡的轮廓，呈现在他的眼

前，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也许存在着相当漫长的时间差距，以

致山脉的峰峦起伏，湖岸的曲折走向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迁似的，

和记忆里那从来不变的陈旧线条，无论如何也吻合不到一块去。

看来，人们是容易习惯抱残守缺的。他望着湖对岸那个矮趴趴的、

不算高耸的山头，心里禁不住涌上来一股感伤的滋味。山头上，沸

沸扬扬的树木，使得它像个长发披拂的老翁。他想起他的游击队

员曾经亲昵地称呼它为鹊山老爹。三十年前，那位女指导员牺牲
以后，他像折断翅膀的大雁，不得不离开飞行编队，就是被人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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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上，告别鹊山，离开石湖的。记得吧，老爹!这位游击队长曾

经暗地里向你许诺过，伤一痊愈，立即回石湖来。然而，一别三十

多年，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哆，在满头华发，两鬓严霜的年纪，才将

诺言兑现，连他自己都觉得未免晚了一点。

    并不是他自食其言，也别责怪他把鹊山、石湖以及死去的亲人

忘怀。原谅他吧!老爹，他确实时常在思念，而且不止一次打定主

意要回来看看。如果说以前打算回乡，是感情上怀旧的因素占主

导地位;那么去年春天以来，燃烧在心头的这把火，就是要剖析开

那不解的哑谜了。到了今年，恐怕对这回乡之行，更多了一层意

义，那就是履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神圣职责了。然而，无论过去和

现在，对我们的主人公于而龙来说，回故乡一趟，是一桩多么不容

易的事情啊!比唐僧去西天取经还难。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

什么对别人是轻而易举的事，到他面前，就层层设卡，处处碰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阻力?而这个阻力又来自何方?过去，他的

确不曾认真思考过;现在，这位回到故乡钓鱼来的游击队长，坐在

树墩上，倒要好好地想一想了。

    “是这样，老爹!”他在心里对鹊山讲:“认识一个人容易，要讲

到彻底理解一个人，那恐怕是很费难的了。”

    于而龙记得最早萌出回乡主意的，好像是在一九六三年吧?

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由于专家撤走，造成工厂差点停摆的局面

以后，他，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实在感到累了。于是，决定回石湖去

住上十天半月。美不美，家乡水么!连他老伴、闺女、儿子都嘲笑

他这种要不得的思乡症，因为家乡连半个亲人都没有了。

    飞机票都订妥了，那位神通广大的王纬宇，哦，实在是个了不

得的人物，连省地两级都给通气打了招呼，安排得再妥当没有，合

着眼也可以回老家了。然而，遗憾极了，开不完的会议，批不尽的

文件，堵不完的漏洞，以及成堆涌来的问题，使他回想起解放战争



时，骑着他那匹的卢，追赶残敌在黄河滩上，拔出了这条腿，那条腿

又陷了进去一样。有什么办法?万把人的工厂，你是党委一班人

的班长，想拍拍屁股休假走人，谈何容易。

    好心的王纬宇敦促他迅速采取行动:“老于，横下一条心，赶快

走人，别磨蹭啦!”

    但不晓得谁多嘴多舌，竟传到了部机关和工办的耳朵里，他们

觉得有些奇怪。按照常理，要疗养休息，有北戴河、青岛、从化，要

游山逛水，有黄山、西湖、滇池。干吗去石湖?故乡!可连八竿子

打不着的亲戚也没一个。于是，只好理解于而龙在闹情绪，老徐

(在工办和部里都兼有职务的领导干部)问:“是不是这次提了几个

副部级的，没有他，受到一些影响啊?”

    他的老上级周浩，就是那位很有战功的“将军”，由这个工业部

调回部队工作去了，一个电话打到他家里，关照他的老伴说:“若

萍，你告诉二龙，不要心血来潮了吧!”于是他只好求自己的秘书小

狄，将飞机票退掉了事。

    谁没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呢?没过几天，他就获知这情况是王

纬宇捅上去的。顿时间，火冒三丈，差点要找这个“长舌妇”打架。

但是，他终究不是早年间石湖上的“草莽英雄”了。耐住性子，又隔

了几天，找了个适当机会问道:“支持回乡的是你，反对回乡的还是

你，出尔反尔，什么意思?这不是分明在耍两面派么?”

    这个从来不会脸红的王纬宇，神色坦然地回答:“如果你愿意

那样来理解，我也不拦你。不过，应该允许认识有个发展过程:一

开始，我从感情上讲，起心眼里支持你回到故乡去看看。尽管，说

实在的，石湖也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然而，冷静下来，理智地

想想，又觉得不能放你走，这样一大摊子，全落在我副手的肩头上，

真有点吃不消咧。老兄!不错— ”他直率地承认:“是我捅上去

的，别怪我!”

    于而龙眼珠还是瞪了起来，(这个人哪!)“那你本可以当面锣，



对面鼓地对我讲嘛!”

    他笑了，笑得那样自然:“谁不知道你老人家的脾气，拿准了，

是轻易不肯改变主意的。”

    正如他了解于而龙的脾气一样，于而龙也摸透他的性格，这种

“王纬宇式”的做法，他也不止领教过一次了。于而龙认为王纬宇

或许有些道理。确实，工厂的事务像苍蝇落在蛛网上，缠得他动弹

不得，是很难一走了之的。何况，他也没有什么急迫的和必须的理

由一定要回石湖，于是，这最早的回乡打算，就这样堰旗息鼓地作

罢 了。

    难道这一回的故乡之行，我们的主人公就那么痛快爽利了么?

不，同样不，照旧还有阻力。

    首先，是他的老伴不赞成。

    其实，去年春天，当他们全家偶然间得知芦花— 就是于而龙

的第一个妻子，石湖支队的政治指导员牺牲的时候，还有一个开黑

枪的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一下子推翻了三十年来毫不怀疑的结论，

谢若萍是全心全意支持丈夫去搞清楚，弄个水落石出的。但是去

年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决不能等闲视之的一九七六年，风云迭

起，阴晴不定，就这样拖啊拖啊，一直拖到了十月的阳光，重又把人

心照亮的时候，谢若萍倒变卦了。

    也许人就是这样的习性，破罐破摔。一旦生活变得美好起来，

而未来又更加充满希望的情况下，人就会越发地珍重自己，爱惜自

己。特别是一个同甘共苦，历经忧患的妻子，能不怜惜老头子所剩

下的，应该说是不多的岁月么?也不知谁给她耳边吹了风:“别让

老于瞎折腾了。这十年，三灾九难，好不容易熬过来，让他安安生

生多活几年吧。你是医生，若萍，得过心肌梗死的人，那就等于在

马克思那儿备过案的，随传随到⋯⋯”

    而且通过去年失望的函调，谢若萍已经不大相信于而龙能剖



析开三十年的不解之谜。不可能的，她这样想:能否找到那个划船

的老汉?能否肯定他所说的一切，是绝对准确?能否找到那开黑

枪的第三者⋯⋯她觉得这“或然率”实在是太低了。

    于而龙是有股翠脾气的。他认为:在没有证实为不可能之前，

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事在人为，若萍!”说着说着，那眼神

里就闪烁出一种期望追求的热烈火花。

    每逢如此，谢若萍就给她老头降温，泼冷水，因为一提三十年

前的不解之谜，他就会产生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高烧:“得

得，又来劲啦!趁早，别想人非非了!我甚至怀疑，那老汉是不是

信口开河?”

    “不!”他大声反驳:“人家言之凿凿，半点不错，五块银元，那是

铁的事实。别拦我，也别说服我，我马上动身!”

    望着自己丈夫那股死不认输的劲头，谢若萍是又生气，又心

疼，又对他无可奈何，只得苦口婆心地劝说:“很可能徒劳往返。二

龙，依我说，还是安居乐业，老守田园吧!六十多岁的人，夕阳西

下，该看到自己大闹天宫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到

这里，她有点后悔自己言辞孟浪，很可能要触痛老头子的心了。果

然，于而龙埋在沙发里不做声了。如今，他喜欢沉默，喜欢枯坐，喜

欢冥思苦索— 一个共产党员，历经九死一生，要是不回过头去，

看看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总结一下成败得失，也实在是太可惋惜

了。但谢若萍从医生的职业眼光观察，却认为这是一种衰老的肤

兆。学过西洋绘画的女儿一于莲告诉她，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等

等文坛泰斗，在晚年垂暮时，就出现过这种可怕的沉默症状，有的

甚至在沉默中死亡。自然，老头子并非文豪，但也是渐近晚境的人

了，于是转而央告他:“别去吧!啊?打消这个念头吧!你的心脏

不适宜长途旅行，况且— ”她说出心底里的话:“眼下，咱们家总

算好不容易拢在一起，再也不会三缺一了。菱菱从发配的远方回

来了，莲莲也干净利索地离了婚，你呢?也彻底宣告没什么问题。



知足吧，不要节外生枝了。”

    “哦，这种有限的幸福，可怜的幸福，倒够你陶醉的。”

    “二龙，难能可贵的是平静。十年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

实在经受不起，拉倒了吧。你一个劲地要往回奔，总像是不祥之

兆，会产生什么不幸似的。”

    于而龙从沙发里抬起头，可怜他老伴的惊弓之鸟的心情:“若

萍，你是医生，应该讲究一点唯物论。”

    “决定了?不等过了年?”

    “不，我想马上走— ”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其实，谢若萍是典型的贤

妻良母，性格是相当温柔的。从一九四八年把命运托付给这个铁

一般的硬汉子起，从来也不曾拂逆过老头子的意志。何况担当过

石湖支队的卫生员，目睹他和芦花深沉真挚、生死与共的爱;直到

今天，深知那个牺牲的女指导员，还一直在牵系着他的灵魂。这固

然使她产生一种女性本能的嫉妒，但也引起她对于而龙忠诚的敬

重。这种对于同志至死不渝的感情，是多么宝贵啊!

    难道谢若萍不希望把哑谜揭开，找出那个开黑枪的卑劣家伙，

为芦花报仇雪恨么?不!从她心里说:不!她是芦花引导着走上

革命道路的，像亲姐妹似的在支队共同生活了几年。可是，她默默

地对那英武的女指导员的影子说— 似乎就在她眼前呢!“原谅

我吧，芦花，我是不该阻拦的。为你背后的一枪，是应该让二龙回

石湖去查个一清二楚的。但，他老了，六十出头的人了，你如果活

着，也不会舍得让他千里迢迢去奔波的。”

    就在这个时刻，王纬宇、夏岚两口子满面笑容，一身轻松地来

了。同住在部大院里，斜对门，抬腿就到。这种串门本不以为奇，

然而，王纬宇一张嘴，于而龙怔住了:“听说你要回石湖过年，可有

此事?”

    于而龙心里一惊:喝!他怎么会知道的?记得还曾特地嘱咐



过老伴，千万千万别透露给这两口子，到底瞒不住他。明人不做暗

事，便坦然一笑:“如果我记性不错，六几年我就打算回故乡的，直

到今天，才有可能。”

    “神经病，大冬天，回去干嘛?”

    “钓鱼啊!”于而龙自己都觉得这谎撒得实在不高明，连忙弥补

地说:“多少年也享受不到这种冰上垂钓的乐趣了。凿它一个窟

窿，先做好窝子，然后，把鱼钩沉下去，就一条一条往上拎吧!螂瓜

呀，鲤鱼呀，白A呀，似乎赴约会地赶来咬钩。”

    “得了吧!老兄!”王纬宇根本就不相信。

    夏岚抿嘴含蓄地一笑:“若萍，老于现在可走不得。”

    他望着这位一度在写作班子里“老娘”式的人物，心想:真不容

易，如今她也能忙里偷闲，有空赏光来寒舍坐坐了。但是，像她字

里行间，闪烁其词的文章一样，两口子又来卖什么膏药呢?王纬宇

热络地俯身过来:“我们这些老而不死的家伙，正在为你活动使劲，

呼吁呐喊，得给你安排工作，不能让你总赋闲待下去，那是一种罪

孽⋯⋯”

    于而龙现在总算弄明白:不会撒谎的人撒了个谎，为什么总心

虚胆怯、漏洞百出呢?而善于撒谎的人，哪怕瞒天过海，也绝不露

馅，关键就在于前者怀疑自己是假的，而后者相信自己是真的。分

明是他迟迟不给落实政策，推三阻四，却还说得这样娓娓动听。

    永远是夫人具有权威。夏岚止住了她丈夫的饶舌，以消息灵

通人士的姿态询问:“你们听到什么风声没有?”

    谢若萍自愧弗如地回答:“哪有你知道得多，我的通天编辑!”

    “你们猜，中央派谁来主持部里的工作?”十年来，夏岚由一家

报社的普通编辑，坐冷板凳的角色，风云际会，一跃成为赫赫有名

的写作班子里的中坚，她的有关上头的消息，那是绝对可靠的独家

新闻。

    “谁?”谢若萍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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